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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牛晓莉
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兼图书馆馆长

“ 科 教 融 合 ”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学 特

色的办学模式，旨在遴选科学院最优质

教育教学资源培养德才兼备的科技创新

创业人才。我校理工科学生居多，学习

和研究科学是他们在校生活的主调，但

不是唯一——“知识、能力、人格”协

调发展贯穿学校教育的始终。我们着力

引 导 学 生 放 眼 所 处 的 大 时 代 ， 关 心 民

生、关心社会、坚定信念；我们力图为

学生创造安静读书的心境，培养他们独

立思考的惯性，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，

让他们在追索真理、拓展新知的路上，

每一步都走得从容和踏实。

读 书 是 美 事 。 美 在 不 仅 使 人 明 白

事 理 、 增 长 见 识 、 开 阔 视 野 ， 而 且 能

陶 冶 情 操 、 提 升 素 养 、 涵 养 品 格 。 阅

读 是 最 为 基 本 而 有 效 的 头 脑 锻 炼 。 阅

读 首 先 要 具 备 理 解 能 力 和 信 息 获 取 能

力 ， 能 运 用 辩 证 思 维 和 批 判 性 思 维 理

清 提 出 和 阐 述 问 题 的 脉 络 ， 进 而 通 过

语 言 表 达 和 写 作 ， 来 记 录 和 分 享 思 辨

的 结 果 ， 如 此 才 完 成 了 一 程 有 意 义 的

思想之旅。

很欣喜地看到，在我校连年举办的

“爱读”征文活动中，同学们将阅读体

悟、心路历程用美好切意的文字表达出

来 ， 当 代 青 年 的 文 化 自 信 、 奋 斗 精 神

可 见 一 斑 ， 浓 浓 的 家 国 情 怀 令 人 感

动 。 愿 这 好 读 书 、 勤 思 考 的 风 气 通 过

我们热情的学子流溢到五湖四海；希望

青年朋友们学而思，知而行，“好读书

但 不 唯 书 ， 注 重 将 读 书 与 实 干 结 合 起

来”，通过读书和思辨不断丰盈自己的

生命，在科学、艺术和人文之广阔空间

自在遨游。

勤读善思为始 意为学而实干

□ 张 喆（24 岁）
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

培养单位：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

据 我 老 妈 说 ， 吃 奶 时 候 的 我 就 和 别

的 孩 子 不 同 ， 别 的 孩 子 有 的 爱 哭 闹 ， 有

的 坐 不 住 ， 有 的 爱 躺 在 小 床 里 翻 来 覆

去 ， 我 呢 ？ 爷 爷 给 我 塞 一 个 收 音 机 ， 我

就 能 安 静 地 听 好 久 ， 连 睡 觉 都 很 少 翻

身 。 我 一 直 以 为 是 老 妈 在 夸 我 “ 天 赋 学

习的异禀”，直到后来收拾衣柜时翻出小

时候的照片：“妈，你告诉我，胖成这样

的 婴 儿 怎 么 自 己 翻 身 ？！” 长 大 上 学 后 ，

“听 书 ” 慢 慢 变 成 了 “ 看 书 ”， 从 学 习 握

笔 、 拼 音 、 查 字 典 开 始 ， 书 ， 是 一 捧 起

就放不下了。

学 会 看 书 ， 从 一 本 盗 版 《繁 星 · 春

水》 开始。初中想买课外书时从县城小书

店买回一本 《繁星·春水》，盗版书错误

多，于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改书。改错别字

和拼音不说，还美滋滋地续写那些被错误

排版掐头去尾的“残疾”诗，每找到一个

错 误 时 都 会 觉 得 “ 你 看 ， 我 比 作 者 还 聪

明。”伴随着小小的沾沾自喜，我有了一

本独一无二的“合著”。

后 来 ， 一 张 又 一 张 被 填 满 的 空 白 试

卷 和 申 请 表 悄 悄 摞 成 了 我 的 高 中 和 大

学 。 有 限 的 空 隙 时 间 里 ， 读 书 却 变 成 跟

风，课桌下传阅的 《读者》，活跃在朋友

圈 的 鲁 迅 ， 还 有 常 挂 热 搜 的 《龙 族》 和

《盗 墓 笔 记》。 阅 读 本 应 是 十 分 私 密 的

事 ， 我 却 像 模 仿 群 体 行 为 一 样 只 顾 着 追

逐 讨 论 话 题 和 网 络 热 点 的 飘 移 。 此 时 ，

只 有 当 初 的 想 读 、 敢 读 远 远 不 够 ， 没 有

自 主 挑 选 和 感 受 的 阅 读 变 得 匆 忙 无 比 却

没 有 结 果 ， 就 像 当 时 迷 茫 着 四 处 冲 撞 的

青 春 。 因 为 每 一 次 选 择 都 不 再 指 向 一 个

确 定 的 答 案 ， 学 “ 挑 ” 这 件 事 ， 我 实 在

是 花 费 了 太 长 的 时 间 。 直 到 后 来 挑 学

校 、 挑 专 业 、 挑 课 程 、 挑 工 作 ⋯⋯ 像 在

挑 一 次 没 有 导 航 的 公 路 冒 险 ， 也 像 挑 一

本没有目录的留白小传。

毕业后我选择续借名为学校的书，现

在的自己不再跟风打卡无关网课，而是找

了 指 导 老 师 ， 认 真 讨 论 后 拷 回 让 U 盘 存

量显示变红的教材和文献，期待累积的实

验记录最终画出重彩一笔。在实验室里仰

望土地，让星空离得更近。一路走来，我

们 换 了 太 多 不 同 的 课 本 ， 现 在 捧 起 的 这

本，叫生活。

上次寒假回家时在爷爷那里看到一本

旧 书 ， 粗 看 几 页 就 发 现 是 盗 版 ， 于 是 我

说：“爷爷，这书里错别字一摞，我给你

买正版的吧。”爷爷却说：“不用，这是村

里收废品的人不识字，又可惜好好的书送

去打纸浆就给我了。错别字我都给改过来

了，不耽误读。”我再细看，果然好多地

方都画上了标记，用的都是侄子侄女们过

去 写 作 业 时 落 下 的 笔 ， 字 不 仅 花 花 绿 绿

的，还很大。

这让当时实验不顺正浮躁的我忽然想

到当初那本 《繁星·春水》，当时的自己

能磨书，敢改书，知道书会犯错，知道标

准答案不是唯一正解。现在的生活不也是

一本任由自己涂抹写画的书吗？那为何不

再次从生活的 《繁星·春水》 出发，学着

踏实坐下？

书不停，生活不停，阅读不停，书写

不停。我坐下阅读，才能跑得更快。往前

看时，仿佛在等着名为时间的作者按时更

新，回头看时，又发现握着笔的分明只有

自己，这名叫生活的书啊，我们既是自己

的作者，也是自己的读者。

握住生活的笔

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子遍布大江南北、极地冰川、热带雨林，训“蛟

龙”、置“北斗”、开“天眼”、斗“新冠”⋯⋯科学战线上的他们在奋力攻坚

克难。可是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，这些理工生笔下的文字，又是怎样一种灵

动、鲜活？

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“五月”（v_zhou@sina.com）,与“五月”一

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

频道和中青网作家频道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国科大理工生的

文学遐思

□ 李 军（26 岁）
精密仪器及机械专业硕士研究生

培养单位：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

术研究所

在落 日 的 余 晖 飘 远 天 际 的 时 候 ， 我

双 手 捧 着 一 本 诗 集 ， 再 泡 上 一 杯 腾 热 的

茉 莉 花 茶 ， 在 时 空 的 缝 隙 中 数 点 诗 情 。

直 到 “ 夕 阳 西 下 ， 断 肠 人 在 天 涯 ” 与 我

重 逢 ， 心 中 藏 匿 已 久 的 原 兽 便 不 再 安 分

地 酣 睡 。 可 能 是 感 受 到 了 作 为 天 涯 游 子

的 苦 闷 ， 就 仿 佛 我 亦 如 游 子 般 恋 家 而 郁

郁 不 欢 。 不 该 想 的 自 然 不 会 去 想 ， 该 想

的 也 会 随 着 瘦 马 踏 蹄 的 脚 步 声 冲 散 在 潺

潺 的 流 水 中 。 随 后 ， 再 从 书 橱 中 抽 出 一

本 《梦游书》，看着一位来自台湾中年女

性 的 梦 笔 琐 事 ， 却 满 载 着 对 生 活 的 寄

思，使我不得不惊叹：“她肯定是经历过

大寂寞的人。”于是，我拿起静静躺在书

案上的签字笔，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

话 ：“ 某 一 天 ， 我 定 会 亲 自 去 感 受 人 间 ，

感受天涯，感受一缕梅花香是否能传递着

不朽的诗情。”

然后，一头钻进温暖的被窝，用一双

白里带黑的眼睛，透过窗上的黑铁栅栏，

凝视着清晰而明亮的星空下，许多个不为

人知的秘密。

杏花烟雨江南

雨 夜 静 悄 悄 的 ， 如 原 始 森 林 中 深 邃

的 暗 道 所 散 发 的 秘 境 。 一 位 夹 带 着 杏 花

雨 的 丁 香 姑 娘 就 这 样 独 自 撑 着 一 把 油 纸

伞 飘 过 。 滴 答 滴 答 的 雨 声 在 破 旧 的 瓦 砾

安 排 下 伴 随 着 轻 而 缓 的 脚 步 声 ， 不 知 不

觉 地 弹 奏 出 了 一 首 薄 雾 朦 胧 的 山 林 小

曲 。 老 街 旁 的 客 栈 旗 风 ， 在 只 有 雨 没 有

风 的 夜 晚 ， 被 岁 月 拉 得 竖 直 ， 硬 生 生 地

拦 住 了 她 的 去 路 。 于 是 ， 在 那 仍 旧 在 黑

夜 下 泛 着 淡 淡 火 红 色 的 门 板 上 ， 她 用 双

钱结叩响了整个江南。

“姑娘，是要住店吗？”

“不⋯⋯我愿意继续绕道走下去。”

客 栈 门 旁 ， 店 家 那 满 脸 皱 纹 的 样 子

被 额 头 的 疑 惑 给 分 割 成 了 两 半 ， 在 煤 油

灯 微 闪 的 浅 黄 色 灯 光 下 显 得 格 外 分 明 。

然 而 ， 在 此 刻 ， 她 只 是 轻 轻抖了抖青色

雨衫上的水珠，在微微挤弄的粉红色嘴唇

中漏出一丝气息，熄灭了停留在店家胸前

的煤油灯。

“老人家，请保持这江南雨夜应有的

黑暗。”她不回头地边走边说，任由剩下

一对在红色门板上的双钱结，敲打出寂静

的华声。

古道西风瘦马

黢黑的乌鸦纠缠着挂在树梢上火红色

的夕阳，让它迟迟不能落下；枯干的落叶却

禁不起西风的诱惑，早早地化为了来年的

春泥。就这样，让了一位骑着瘦马的游子悄

悄地藏匿于其中。

青 色 的 长 衫 加 上 别 在 马 背 上 的 弯 角

壶，倒也不至于让他一无所有。然后，他轻

轻地松开了手中紧握的缰绳，还了瘦马的

无 限 自 由 。而 他 自 己 ，也 颤 颤 地 抖 了 抖 长

衫，卸下了常年紧皱的额头，听着池边秋水

的呼吸声。此时，潺潺的流水上还漂浮着刚

从梧桐树梢落下的叶片，当然，还有黢黑乌

鸦的羽毛在水中旋转，而这些，他都看在了

眼里。

沿着流水的不远处，他终于欣喜地发

现了一户牵引着炊烟的人家。

“请问有人吗？”他探着长久耷拉着的

脑袋向那间金黄色的茅草屋喊道，伴随着

草屋后面树林中的几只麻雀的簌簌飞起。

“请问有人吗？”他在等待了许久之后

不耐烦地再次喊道。

但，仍旧没人回答。而与第一次不同的

是，草屋后面的麻雀不再飞起，牵引在烟囱

与夕阳之间的炊烟也渐渐地消失了。他默

默地再次耷拉着脑袋，并提紧了握在手中

的缰绳。

“看来是他们⋯⋯不愿⋯⋯不愿接待

一 个 陌 路 的 旅 人 。”他 一 个 人 细 细 地 嘀 咕

道，泛红的眼睛里也在酝酿着几滴冰凉的

泪水。

于 是 ，他 用 力 地 调 转 了 马 头 。在 瘦 马

一 声 长 长 嘶 鸣 过 后 ，惊 醒 了 纠 缠 在 树 梢

上 的 黑 乌 鸦 ，随 着 他 各 自 朝 着 天 涯 的 方

向飞去。

夜半钟声客船

遥远寒山寺的铜钟依旧伫立在夜色朦

胧的晚霜中，江上渔船的灯火就如满天繁

星的闪烁与残月争辉。此时，睡着的人自

然是入梦了，而仍然醒着的人却无法借乌

鸦的啼叫声排解心中的愁闷。

戴着斗笠的渔夫在不停地挥撒着手中

的渔网向江心撒去，残忍地将残月的倒影

再 次 破 碎 成 几 瓣 。 而 他 只 是 目 视 着 这 一

切，并不带半点怜惜。当三更天的江风悄

悄地刮过他的脸颊，扬起了他耳旁长发的

时候，寒山寺的钟声也附和着前来。

“ 船 家 ， 这 么 晚 了 怎 么 还 会 有 钟 声

呢？”

渔夫愣了愣，随后用手指着姑苏城外

的寒山寺说：“看见了吗？钟声就是从那

里传来的。那座寺庙从我爷爷的那一辈就

有了，而这每天半夜的钟声也是自打我记

事起就没有停止过。”

“那它不会惊到⋯⋯我的意思是不会

打扰到百姓的生息吗？”

“打扰？”渔夫笑了笑，“我们这里的

人都已经习惯了这钟声，反倒是，若哪一

天这钟声停止了，我们倒睡得不安稳了！”

“怎么会这样⋯⋯”他若有所失地望着

远处。

“怎么了，客官？是不是听着这钟声感

觉有些许疲倦了呢？”渔夫皱着眉头问道。

他缓缓地从胀得微大的胸腔中流出一

口气，气息在寒冷的空气里瞬间化为了一

团白雾飘向江心。随后，他用颤抖而低沉

的声音说道：“看来您说的对，在寒山寺

这催人入梦的钟声里，我是该休息了⋯⋯”

渔夫低下头继续收着手中的渔网，而

曾经在江中的几条活蹦乱跳的鲤鱼也随之

安静地躺在了渔夫的竹篓里，只是偶尔眨

眨眼、吐吐泡，向着寒山寺那遥远的钟声

默念着自己的心经。

我是不是该醒了呢？在这昏暗的台灯

下，在这泛黄的诗集中⋯⋯

梦行记

□ 何书琪（20 岁）
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系本科生

季夏的温度早已没了孟夏的初热与仲

夏的炽炎，仅余有淡淡的微温，而这点气

候恰好令我内心舒适。望着远方的阳，她

也疲倦了白日的工作，徐徐向西归去。我

迈着小步子，在石路小径踱行，身旁有来

去匆匆的游人，可能因为太快、太快，他

们的面孔竟然转瞬即逝，不留一点色彩。

趁着晚霞的余光，我笃步向着那个地方。

那地方，鸥鹭翔集，雀蜓飞舞；蝉蛙

和鸣，风柳摇曳；湖池粼粼，荷莲田田，

曾使我心跌宕，久迷于此。

孟夏某日，因诸事扰心，偷得半日清

闲，四处寻求心安之处，等来的只有无果

二字。觅之千百度，莫若一回首。决意折

返的弥留之际，我不经一瞥，却被不远的

灵动金光吸引。揉揉疲惫的眼，发现金光

周遭有大片的绿呢，他们还在摆动身姿。

款款靠近后，面颊感到微风的凉爽，但身

体仍然僵直。一抹浅桃隐在绿中，亭亭净

植于金光之上，她尚没受那风的影响，依

旧安详、虔诚地享受金光的恩泽。好奇驱

动 我 用 手 触 了 触 含 苞 的 浅 桃 ，哦 ，这 是 莲

欸，好想再近些看看。不，莲，可远观而不可

亵玩焉。况且，莲主自然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

一毫而莫取。而，莲，似乎觉察到我愿与知

交，也摇曳了一下。我思索良久便离去了，

时机未至，君子不夺其所好。

等待的时日总漫漫长长，熬过孟夏持

续升温，迎来这炎炎的仲夏。每每念及那

抹浅桃，我汹涌澎湃，常思她安好否。看

着天近夜色，我悄然溜去那地方，去幽会

我的梦中莲。金光虽不再，但顺着上次的

石径，摸索着也很快来到莲的身旁。

莲 的 浅 桃 已 经 换 成 白 色 ， 纯 洁 而 优

雅，瓣上的水珠好似在述说着她刚刚沐浴

完。这出水仙子，安静中透着羞涩，让我

不知所措，于是就这样，持续寂然。打破

这窘状的是出现了一对老夫妇，老爷爷在

前面颤颤巍巍地挪着不利索的脚，一只历

经岁月的手紧紧攥着老伴的手，而老伴却

比他更颤颤巍巍⋯⋯

我的眼角不由湿润，脑海闪过叶芝的

诗歌 《当你老了》。而叶芝的被拒也深深

地犹针扎心，再看看白莲中心，荷心是那

么的红艳咧，犹如我爱莲的一片赤心，曷

不委心任去留呢？心尖有股力量在翻涌，

好像在暗示我：快告诉她你的心声吧！快

告 诉 她 你 的 心 声 吧 ！ 快 告 诉 她 你 的 心 声

吧！我哽咽了一下，抬头，竟发现今夜无

月，远方的灯火也在雾蒙间黯然失色。我

对自己说了说：想清楚啊，这样只有两种

极端的结果！你害怕她受伤，但这也是你

必须得迈过去的坎儿啊！深吸一口气后，

我终究说出内心的疑惑：莲，你是否愿意

让我等待？这时，突如其来的细雨打在我

的面颊上，也打在她身上。莲在细雨中摇

了摇茎秆，茎秆边产生水波向四周扩散，

一层荡起一层，她回复罢：君子之交淡若

水，知交仍然。细雨绵绵，我木然伫立，

直至朝阳的第一缕光透过云层洒向面颊，

心中有了拨云见日的释然，轻轻地与之告

别，轻快地离去⋯⋯

季夏的落霞又驱使我来知交那儿。石

路依旧，但白色的莲已褪去瓣裳，仅有莲

子卧在荷心，米黄色的外衣包裹着莲青春

的回忆，而青春仍是清澈如此。只剩莲子

的她，虽然早已没了青春的美丽，但心安

若素。想起那日无荷塘月色，却有几分朱

自清先生提及过的 《西洲曲》。

于我，只顺其自然，亦心便安然⋯⋯

莲 情

□ 李悦洋（27 岁）
遗传学专业博士研究生

培养单位：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

似乎我们每个人，都能在这本 《你当

像鸟飞往你的山》 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主人公塔拉出生在一个虔诚甚至有些

极端的摩门教徒家中，她的父亲不允许他

的孩子们上学。过去塔拉对她身边的事情

深信不疑，深信她的父亲，深信上帝，深

信那些充满信仰的精油。但是，塔拉的一

个哥哥泰勒去上大学改变了她的想法。最

终，塔拉总算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获得了去

上 大 学 的 资 格 。 但 这 中 间 总 是 免 不 了 挣

扎，她在她那虔诚的信仰，那即将被她抛

弃在身后的家人以及她对未来的希望之间

不断挣扎。塔拉甚至一度在这种冲突中深

陷自我怀疑，内疚与自责。这过程就像最

后一章“教育”的最后一句，“你可以用

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：转变，蜕变，

虚伪，背叛。而我称之为教育。”

我们在走向教育的途中，总是不免带

着对家人的背叛。当我们带着家人不熟悉

的 味 道 回 到 家 里 时 ， 就 显 得 有 些 格 格 不

入，甚至会让他们心生反感。这感情微妙

地流露出来，不动声色。我想起我在博士

一年级的春节回家，在遇到对一件极其细

微的事情发表不满的时候，我那年轻时曾

是老师的祖母，总是不忘说一句：“博士

了 ， 有 知 识 了 ， 和 我 们 不 一 样 了 ， 唉 ，

再 也 不 是 那 个 每 天 围 着 我 的 小 孩 子 了 。”

于 是 我 在 这 个 曾 经 让 我 最 为 肆 意 的 家

中 ， 对 一 些 情 形 也 变 得 小 心 谨慎。我开

始害怕“博士”这个词再一次从家人口中

蹦出，仿佛它代表了我对他们极大的背叛

和罪恶。

在 我 们 的 成 长 中 ， 我 们 总 归 是 将 自

己 塑 造 成 了 另 一 个 人 。 或 许 这 个 过 程 就

称 之 为 教 育 。 我 们 逐 渐 远 离 了 家 庭 的 信

仰 与 准 则 ， 在 无 数 历 史 的 书 页 和 科 学 的

洗 礼 中 不 断 审 视 自 我 与 家 庭 。 我 们 选 择

了 一 种 新 的 信 仰 ， 去 获 得 一 种 新 的 认 知

标 准 ， 以 一 种 近 乎 冷 眼 旁 观 的 角 度 去 对

待 身 边 的 事 情 。 我 们 开 始 发 现 ， 当 我 们

重 新 审 视 过 去 的 事 情 时 ， 似 乎 都 不 是 当

时 的 记 忆 中 的 模 样 ， 而 这 过 程 有 时 被 家

人称之为背叛。

但家人总以他们的方式爱着我们。于

是这种爱与我们在外面的世界不断冲撞，

令我们不知所措。我们有时甚至会渴求再

次回到他们的身边，甚至会羡慕那些生活

原始不曾改变命运的人们。

我 们 在 教 育 的 过 程 中 不 断 地 重 获 自

我 。 教 育 使 我 们 努 力 翻 越 山 峰 ， 冲 破 绝

望 ， 不 断 发 现 与 塑 造 自 我 。 教 育 带 给 人

的，是生命的无限可能。它让我们认识这

个世界的多彩，更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对待

它的多元。这过程也是自我的蜕变，是冲

出我们固有价值与信仰的过程，充满无数

怀疑与艰辛。

这 本 书 英 文 名 为 《Educated》， 但 我

认为这本书不单单是在讲述教育，它甚至

也远远超出了励志书籍的范畴。它更像是

一种由无数元素组成的真实故事，包含了

成长与原生家庭，女性的权利与自由，而

在这些无数矛盾与对撞中，逐渐升华出的

对成长本质的思索。在阅读这些文字中，

我们身处的世界逐渐变得清晰明朗，我们

开始学会了和解，与家人和过去和解，开

始与这个世界和解。

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

□ 董 蕴（21 岁）
中国科学院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

最早，是母亲荐我读的 《伤逝》，再

读一晃已是现时了。曾经我将莎士比亚的

作品视为爱情的启蒙——浪漫是黑夜窗台

下 你 的 眼 睛 胜 过 20 把 利 刃 刺 穿 我 心 脏 ，

永恒是我为你从冰冷的坟茔中醒来再一同

长眠——但直到 《伤逝》，我才有了极现

实的关于爱情的思考；也是自此往后，我

才从卡佛、从菲茨杰拉德、从塞林格的文

字之间，读出那样“爱是想触碰却又缩回

手”的小心翼翼和一颗真心。我们谈论的

爱情啊，单是挂着“情”字，就足以告知

人们其中必定免不了掺杂着人性本身的缺

陷带来的不圆满甚至是丑恶，但也正因如

此，其中那些真正伟大而诚挚的情感，才

会愈发耀目。

我 想 我 或 许 是 能 够 体 会 母 亲 的 用 意

了。

她所希望的，是我在仓皇去爱之前，

先完成一个自由、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存在

的认知，在爱和被爱的过程之中始终保持

谦卑、平等，不断成长、臻于完善，而不

是做一个被社会环境和观念所固化了的玩

偶式的女性。我也曾暗想当年文青式的母

亲，怎就嫁给了乏于甜言蜜语的父亲——

但现在我明白，更有远见的的确是母亲，

她没让极微末的生活抹平了她的意气，在

长达 20 年的婚姻里，她塑造了一个温文

而上进的伴侣。我想最理想的婚姻状态大

概也莫过于此，仿佛松露巧克力，琐碎的

日常是表面的可可粉，但恰到好处的正是

这 甜 蜜 与 苦 涩 相 辅 相 成 、 水 乳 交 融 的 风

味。听着电话里远在家乡小镇的父母叙说

着他们怎样一同去看了不是太好的电影，

怎 样 一 起 去 湖 边 散 步 谈 天 消 磨 掉 一 个 下

午 ， 甚 至 是 怎 样 一 起 做 了 一 道 失 败 的 菜

品，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借涓生之口所说

的话——

“人生的要义，第一，便是生活。人

必生活着，爱才有所附丽。”

哪怕是极微末的生活，哪怕是极微小

的自我，也是一切爱的根基啊。

极微末——《伤逝》与我

漫画：程 璨

苏士澍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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